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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博士研究生的情绪韧性是其良好心理状态的体现。基于角色认同互动模型,以21位博士研究生为

访谈对象,研究发现:博士生的情绪韧性建构常囿于学习者、研究者和“打工人”三种角色认同的矛盾张力中。

三种角色认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博士生从“角色认同分离”到“角色认同整合”之间的连续统。在这个连续统

中,“沮丧的适应者”“艰苦的追随者”“激情的战斗者”分别代表了博士生低、中、高三个水平的情绪韧性。其中

博三是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变化的关键时期,个人、关系、环境三种因素联动,共同影响了博士生的情绪韧

性。为此,建议高校博士生招生应注重性格、学术志趣等软实力的考核;要创设适当条件,帮助博士生搭建共

同体;应健全博士生培养过程,为博士生的学术成长提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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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提出

我国自1981年开始启动博士研究生(以下全部

简称为“博士生”,本研究主要关注学术型博士生)教
育,经过近40年的发展,已成为世界上授予博士学

位数量最多的国家。[1]博士生作为各个专业领域的

科研储备人才,承担着学术发表和知识生产的重要

任务。博士生的质量不仅关乎未来学科发展,更关

乎一个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可持续性,其重要性

不言而喻。然而正如马克斯·韦伯(MaxWebber)
在《以学术为业》的著名演讲中所说:“学术生涯是一

场鲁莽的赌博”[2],学术之路充满坎坷和不确定性,
甚至还潜藏着一定的心理健康风险。在当前“不发

表就出局”的绩效文化和日益“内卷”的学术生态之

下,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有关部门和研究

者关注的议题。美国Nature杂志社2019年对全球

6300多名博士生的调查显示,36%的博士生曾因焦

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。[3]社会学家卡蒂娅·利维克

等人对比利时法兰德斯区的3659名博士生的调查

显示,32%的博士生已经有或者即将面临精神疾病

的风险,尤其是抑郁症。[4]我国研究者相关调查结果

亦显示,博士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39.3%,博士

生在强迫、焦虑、恐怖、精神病性及心理健康总均分

上明显高于全国常模。[5]这表明,博士生心理健康问

题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。
当前已有的对于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,

多从博士生存在的负面心理问题出发,去探讨问题

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对策。例如有研究者从博士生

的心理焦虑[6]、心理压力[7]、抑郁[8]等问题入手,在



学理层面增进对博士生心理健康保护机制的理解。
诚然,研究博士生存在的负面心理健康问题能够揭

示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机理,从而更好地避免博士生

负面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。但是已有研究没有关注

到那些同样处在高压环境下,却始终能够以积极健

康的情绪面对学术和生活的博士生。本研究旨在将

“情绪韧性”(emotionalresilience)的概念引入博士

生心理问题的研究领域,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对博

士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研究。具体的研究问题是:
博士生情绪韧性的产生机制是什么? 有哪些因素影

响了博士生的情绪韧性?

二、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

(一)文献综述

“韧性”一词源自拉丁语“resilire”(向后跳)。其

中名词“韧性”是形容词“韧性”的派生词,它一般用

于两种情况:一是物体能够在弯曲、拉伸或压缩后回

弹或是指人能够迅速从困难状态中恢复;二是指人

从不幸或疾病中容易而迅速地康复或是指物体弯曲

或拉伸后能够恢复其原始形状或位置。“韧性”这一

概念被广泛地用于各类学科中。最早出现在生态学

中,称为“生态韧性”,指生态系统在受到外部干扰的

情况下保持原始状态的能力。[9]随后,韧性这一概念

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其它学科中,比如说,在工程领

域,“工程韧性”是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,面对不良事

件的冲击或者扰动时,工程系统应对这些不良事件

并从中吸收、恢复和适应的能力。[10]在物理科学中,
“材料韧性”经常用于形容物理材料的质量,“材料韧

性”越强,受到外界压力发生形变时恢复原形的能力

越强,说明其质量越高。[11]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

开始,“韧性”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心理科学的研究

中,主要关注的是个体从长期或者急性压力中恢复

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资本。总体来看,“韧性”运用于

不同学科时的定义虽略有不同,但一般都用于某事

物在面对困境之后能够保持原状的能力或者状态。
“情绪韧性”便是一种个体在情绪方面的韧性。

已有研究表明,“韧性”并不是一个可以涵盖个体全

面适应能力的词。因为个体在不同情境或者不同时

间段内会表现出某些特定方面的韧性。[12]一方面,
情绪作为韧性的一个重要维度,在建立和维持韧性

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,积极的情绪尤其能增强个

体韧性。[13]另一方面,韧性在情绪体验的过程中起

着不可或缺的作用,具有较强韧性的个体往往有着

更加强烈的情绪体验。[14]

本研究中的“情绪韧性”便是这样一种特定方面

的韧性,是指个体在面对情绪冰点时能够积极调整

自己的精神状态,以积极的情绪面对困难。对于博

士生群体来说,“情绪韧性”是指博士生在遭遇困境

时产生的负面情绪能得到及时调整的能力。
(二)理论视角:角色认同互动模型

本研 究 基 于 角 色 认 同 互 动 模 型 (Dynamic
SystemsModelofRoleIdentity)理解博士生的情绪

韧性。该模型借鉴了复杂的动态系统的方法,整合

了心理学、社会心理学和结构象征互动主义和社会

文化理论对身份认同及其发展的观点。该模型的重

要内容旨在探讨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不同角色的整

合及其形成过程与个体情绪情感的关系。[15]

基于该理论,本研究认为,在不同角色协商的过

程中,博士生的情绪与他们的角色发展发生相互作

用。[16]博士生情绪韧性的变化源于个体对于不同子

角色的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。子角色认同的整合将

会促进博士生对角色的高承诺感和内在动机的形

成,以及整体幸福感的提升;而缺乏整合将会引发负

面情绪、个人困境和内在动机的减弱。[15]在情绪韧

性发展的过程中,博士生们不断地协商和努力解决

关于角色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认同紧张关

系。[17]可以说角色认同协商结果影响了博士生的情

绪韧性过程。[18](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)

图1 角色认同互动模型下的博士生情绪韧性分析框架

三、研究方法

本研究旨在探讨博士生情绪韧性形成与发展过

程,是一个聚焦于博士生学习过程中角色认同矛盾

冲突的研究,因而选取了具有脉络性、意义性、诠释

性等属性特征的质性研究范式。
(一)资料收集方法

本研究主要运用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,其中包

括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。研究围绕着博士生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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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韧性设计了半开放式的访谈提纲,主要涉及博士

生的基本信息、在读博士期间感知的不同角色、情绪

变化以及原因等方面的内容。访谈问题例如“请问

你在博士期间有没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? 为什么会

有这样的情绪变化?”访谈的过程中,研究者依据访

谈提纲对访谈对象进行提问,并进行适当追问,以全

面了解研究对象在博士期间的情绪变化的关键事件

及影响因素等细节,包括情绪、态度以及能动性的变

化。非正式访谈主要包括面对面的随机交流、微信

聊天等形式,其目的主要是补充正式访谈中还不够

充分的信息,同时追踪研究对象在最近一段时间内

发生的事件,以丰满研究资料。
访谈主要以面对面、腾讯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,

每次访谈时长在45~60分钟。在每次开始访谈之

前,研究者会征求被访者的意见对访谈的全过程进

行录音。
(二)研究对象的选取

本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的原则,即按照研究目

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

象。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典型性,尽量全面呈现博士

生情绪韧性的多样化样貌,本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

时遵循以下原则:其一,研究对象涵盖理工科博士生

和人文社科博士生;其二,研究对象包含不同年级、
性别、区域和不同学校等级(“双一流”高校和“双非”
高校)的博士生群体。基于以上原则,通过“守门员”
介绍、滚雪球等方式最终选取了21位博士生作为研

究对象。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。
(三)资料分析方法

研究者在每次访谈结束后,都会及时转录访谈

录音,根据录音带的内容将访谈内容整理成逐字稿。
随后在逐字稿的基础上重听访谈录音,由研究者添

加访谈过程中的非语言信息,如受访者在接受访谈

过程中语气、情绪的变化,停顿以及沉默等信息。这

些信息用于后期对分析资料的补充。在收集上述资

料之后,研究者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和编号,资料编

码原则为研究对象(例如:张)+资料 收 集 时 间

(2022)。本研究在资料分析阶段主要运用类属分析

法和情境分析法。在反复精读和解读的基础上寻求

规律进行主题分类,并寻求主题之间的关系。

四、研究结果

总体来看,博士生对于学习者、研究者、“打工人”

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

编号
研究

对象
性别

学校

等级

学校

所在地

所学专

业类型

所在

年级

1 CG 女 “双一流” 北京 人文社科 博二

2 HX 女 “双非” 济南 人文社科 博四

3 MZ 男 “双非” 济南 人文社科 博二

4 BY 女 “双一流” 北京 人文社科 博二

5 DZ 女 “双非” 济南 人文社科 博四

6 XJ 男 “双非” 北京 人文社科 博二

7 AY 女 “双一流” 上海 人文社科 博一

8 WG 女 “双非” 济南 人文社科 博三

9 JJ 男 “双一流” 重庆 人文社科 博三

10 YB 女 “双一流” 长春 人文社科 博二

11 WQ 男 “双一流” 北京 理工科 博一

12 PS 男 “双非” 济南 理工科 博一

13 SL 男 “双一流” 长春 理工科 博四

14 XQ 女 “双非” 济南 理工科 博二

15 GF 男 “双一流” 西安 理工科 博一

16 ZP 男 “双一流” 北京 理工科 博四

17 MG 男 “双一流” 北京 理工科 博二

18 LY 女 “双非” 济南 理工科 博三

19 WQ 男 “双一流” 天津 理工科 博二

20 XH 男 “双非” 济南 理工科 博四

21 ZB 女 “双一流” 北京 理工科 博三

三种不同的角色的整合能力影响其情绪韧性水平,
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分别呈现出“沮丧的适应者”“痛
并快乐的追随者”“激情的战斗者”。

(一)博士生三种不同角色:学习者、研究者、“打
工人”

基于角色认同互动模型,情绪韧性形塑于博士

生对于不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平衡与互动关系。分析

可知,博士生的身份主要有学习者、研究者、“打工

人”。
首先,博士生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是学生,尽管是

处在学生生涯的最后阶段,但是学习依旧是重要的

任务之一。尤其对于跨专业的博士生或者本硕阶段

未能很好地打下研究基础的博士生而言,学习如何

做研究是他们博士阶段的重要任务。正如大多数被

访者所讲的:“学习还是博士生最重要的事情吧,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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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对这个领域理解得越深入,越是觉得自己不知道

的东西还有很多”(AY-20220521)。因此,“学习者”
毋庸置疑是博士生的一种重要角色。

其次,研究者也是博士生很重要的一种角色。
当前除了极少数高校外,大多数高校都会对博士生

有科研产出的要求,发表论文成为博士生能否顺利

毕业的关键。可以说,论文发表是悬在很多博士生

头上的“利剑”:每天脑子里只有论文,每天睡前和醒

来想的事情都是论文,不仅是要达到毕业的要求,更
是要考虑之后找工作的论文要求,亚历山大! (CG-
20220521)

此外,“打工人”成为不少博士生的标签,给“老
板”“打工”亦成为博士生的常态。这种现象普遍存

在于理工科当中。这种“打工”往往是一些“杂事”,
虽然也有实验等科研工作,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与自

身科研任务无关的事务。这些“杂事”占用了博士生

大量的时间与精力,成为影响博士生情绪的重要因

素:“天天干杂事肯定耽误时间的,我这周都没怎么

写自己的文章,全去‘跑腿’了,上午取这么个文件,
下午填写那么个表格,然后写个申报书等等吧,根本

没有大块的自己做研究的时间”(ZP-20220521)。
综上所述,学习者、研究者与“打工人”三种身份

之间关系的平衡是博士生情绪韧性的来源。
(二)博士生的三种不同水平的情绪韧性

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,基于角色认同互动模

型,博士生的情绪韧性水平随着对于三种身份的整

合程度由低到高而呈现出:沮丧的适应者、艰苦的追

随者、激情的战斗者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博士生的

情绪韧性水平是不断变化的状态,而且不仅仅是以

下所呈现的三种。如下文(研究讨论)中所言,博士

生的情绪韧性水平实际上是呈现由低到高的连续

统。本部分仅呈现低水平、中水平、高水平三种类

型,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分类法,旨在更便于读者理

解博士生情绪韧性的现状。

1.低水平的情绪韧性:沮丧的适应者

(1)“沮丧”的产生与表现:在博三的关键节点,
呈现焦虑的“莫比乌斯环”

所谓的“低水平的情绪韧性”,是指博士生在遇

到困境且情绪遭到相对“重创”时,无法及时从消极

情绪中走出来,正如“莫比乌斯环”一般陷入无限循

环的焦虑中。本研究中有6位博士生(HX、JJ、LY、

SL、XH、ZB)表述了这些状态。在访谈中发现一个

有趣的现象:呈现低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多为博

三、博四的高年级博士。针对这一现象,研究者进行

了追加访谈发现,博三是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变化

的关键期。这是因为当前多数高校博士的学制为

3~4年,处在博三、博四两个年级的博士生若还在

科研、学习与“打工”三者之间斗争,便极容易形成低

水平的情绪韧性。正如DZ所说:“心情经常处于一

个很down的水平,会持续很长时间,就是感觉做什

么事情也提不起兴趣,感觉没意思。”同样,JJ也表

示:“心情不好的那段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,能
干什么。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吧。非常沮丧。”处
于低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往往会较长时间处在负

面情绪中。
(2)“沮丧”的原因:难以平衡学习、科研与“打

工”三者之间的关系

究其原因,低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往往难以

很好地处理学习、科研和“打工”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并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都会同

时面对学习、科研、“打工”三方面的平衡问题。因为

“打工”现象在很多人文社科专业表现不显著。因而

大多数人文社科的低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都是面

临学习与科研两个方面的矛盾。这种平衡的难度主

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:
时间分配难。访谈中有的博士生同时面临了学

习、科研、“打工”三者之间的平衡问题。尤其体现在

“老板”会布置很多的课题组任务,希望博士生“随叫

随到”:“我老板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待在他的眼皮子

底下,以便于他能时刻给我们安排任务,没事的时候

他也希望我们能在办公室坐着,反正就不能离开他

的视线”(ZB-20220524)。博士生处在研究的初期

阶段,对于未来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。此时若是没

能很好地处理学习、科研和“打工”三方面的任务时,
便极容易产生消极低沉的情绪,进而影响整个博士

进度,导致延期等问题。
学习难度大。以学习与科研之间的矛盾来说,

有这方面困境的博士生往往是跨专业考博或者硕士

期间未能打下很好的研究基础。“从博士入学到现

在,每天生活得兵荒马乱的,课多,课下需要时间消

化相关知识。课程作业还需要交相关主题论文,真
不知道该怎么写,不知道从哪些地方入手,感觉挺崩

溃的”(HX-20220420);“很多研究方法以前都没用

过,只是听说过,但是没有系统学习过,上了博士要

重头开始学,感觉自己的基础还不如一个硕士。但

是博士要求高呀,需要学会将方法运用于研究中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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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发表的水平,真是亚历山大”(XH-20220513)。
就像XQ说的:“也没个什么办法啊,只能慢慢熬呗,
现在这个状态也做不了什么事,延期是肯定的了”。

(3)“沮丧”的“催化剂”:“不发表就出局”的表现

型文化

分析访谈资料可知,当前博士生所在的“不发表

就出局”的学术生态可以说是博士生情绪韧性的重

要影响因素。当前,SSCI、C刊、SCI等已经成为博

士生头上的一把利剑。这不单单是指多数高校对于

博士生毕业有不同程度的论文发表的要求。而且还

有博士生毕业后寻求学术教职时,不同高校会“明码

标价”对博士生获得何种职称进行分级设定。这在

无形之中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要

求。正如访谈中多数博士生提到的“这是一个‘不发

表就出局’的时代啊!”博士生想要顺利地、按时地毕

业,并在毕业后将自己“卖个好价钱”,便要在论文发

表这一项上拼尽全力。现实中,很多的博士在这种

表现型文化的影响下,更多的感觉是“累”。访谈中

“摆烂”“想要躺平”“不想卷了”这类字眼频繁出现。
虽然这可能是多数博士吐槽的方式,并不是真的想

要“躺平”。但是也可以看出,这种表现型文化给博

士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。
2.中水平的情绪韧性:“痛并快乐”的追随者

(1)“痛并快乐”的产生与表现:低年级表现明

显,很累但在坚持

“中水平情绪韧性”的博士生往往能够积极地调

整自己的情绪,虽然时常会感到“很累”,但是“还能

坚持”。本研究中有7位博士生(CG、BY、AY、YB、
XQ、GF、MG)属于这一类型。访谈中发现呈现中水

平情绪韧性的多为博一、博二的博士生。他们在面

临困境的时候也会情绪低落,且会持续一段时间,但
是他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从这种负面情绪中走出

来。比如就像AY所说:“每天周转于不同的工作之

间确实感觉挺累的,但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”(AY-
20220420)。

(2)“痛并快乐”的原因:学习、科研、“打工”三种

之间的平衡是极大的挑战

完美主义的特质降低了工作效率。博士生作为

“天之骄子”,总会或多或少有“完美主义”的个人特

质。参与访谈的博士生也大多表示自己经常会有

“强迫症”,感觉做不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焦虑感。
现实中,富有“完美主义”的博士生倾向于将事情做

好,这必然有利于更高质量的任务完成。当有正向

反馈时,对于博士生来说也无疑是一种激励。但是,

很多“完美主义”的博士生会“强迫”自己“尽善尽

美”,这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压力和挑战,当长

久没有正向反馈时,博士生也经常会因此降低其情

绪韧性水平。AY在师门里是老师的得力助手,正
所谓“能力越强责任越大”,师门几乎所有的“行政类

事务”都是她去解决。这些事情虽都不难,但却是千

头万绪,十分繁杂。AY表示,自己经常觉得时间被

冲得很散,“论文写作需要大块的时间,我经常苦于

找不到大块时间沉浸于论文写作中”。这种苦恼时

常会给她带来消极的情绪(AY-20220420)。
“内卷”的环境加剧了焦虑情绪。一般来说,博

士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,也是同辈群体中的“佼佼

者”。但是博士生群体中都是这样的“佼佼者”,“内
卷”的环境带给博士生极大的压力。由于论文发表

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,多数时候往往不能如偿所愿,
这让博士生感到“心累”:“我喜欢看书,如果可以的

话,我希望能一直看书学习,而不是为了功利性的目

的疲于奔命”(CG-20220609)。
(3)“痛并快乐”的“助燃剂”:自我调整与重要他

人支持

积极暗示与自我调整:中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

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:其一,他们在处理不同

身份认同问题遇到困难时总会给自己积极的暗示:
“有的时候会感觉心情很郁闷啊,就是觉得自己这么

努力,还是没有什么成果,但是在校园里溜达一圈,
欣赏一下花花草草,瞬间又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,
梦想的实现就在前方不远处”(CG-20220420);其
二,他们也会经历负面情绪的困扰,但是能够及时地

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:“那能怎么样呢? 生活不是

还得继续;生活不会因为你的持续沮丧而变好,却可

能因为你长久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而变坏,所以,还
是乐观一些吧”(BY-20220429);其三,他们比较擅

长调整自己的节奏以适应不同的角色:“虽然经常会

为了各种事情忙忙碌碌,但我认为还是要调整好自

己的时间安排吧。该做什么的时候专心做什么,尽
量不使时间碎片化”(GF-20220425)。

重要他人支持:与博士生关系最为密切的重要

他人对于博士生学习和生活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重

要影响因素。从访谈中可知,重要他人主要有导师、
家人以及同伴。博士生导师可以说是与博士生关系

最为密切的重要他人,能够直接影响博士生的情绪

韧性。在不同的师门文化下,导师的形象以及对博

士生的影响又是多样化的。有的导师属于“权威型”
导师,这类导师往往在学生面前处于绝对的权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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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,不仅有身份权威,更有知识权威。例如CG言

道:“我导师在学术界是绝对的权威,我们师门的同

学对于导师是十分敬畏的”(CG-20220511)。然而

有的博士生尽管也有幸投靠于权威导师门下,但是

由于自身专业基础相对薄弱,“入门”较慢,跟不上大

家的节奏。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情绪韧性水平较低

的情况。还有的导师属于“朋友型”导师,这类导师

往往是比较年轻的博导,能够与博士生“打成一片”。
这类导师对于博士生的教育经常是“放养型”,希望

博士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进行,导师只是适

时地给予指导。这对于个人能力较强的博士生来说

是一种“福利”,比如AY所说:“老师给了我足够的

学术自由,让我能够独自地在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

域中探索,这对我来说虽然是一种挑战,但更多的是

福利”(AY-20220513)。
除了导师之外,家人和同伴的支持也是博士生

提升情绪韧性的重要因素。虽然访谈中也有博士生

提到“来自家人的压力”,即家人对博士生年龄、婚配

等的焦虑,但是更多的情况下,家人和同伴对于博士

生是一种支持性的重要他人。这主要体现在当博士

生情绪低落的时候,家人和同伴的安慰性话语对博

士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:“我爱人是一个很幽默的

人,我每次跟他倒苦水的时候,他都能够有办法安慰

我,逗我笑。每次难过的时候跟他聊一聊,瞬间就感

觉没那么难过了”(AY-20220519);“班里同学都是

很温暖的存在,每次被拒稿或者有其他烦心的事,找
个人说一说,或者来个爱的抱抱,自己迅速就能调整

过来了”(XQ-20220523)。家人和同伴对于博士生

来说更多地扮演了心灵驿站和树洞的角色,为他们

破解困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援支撑。
3.高水平的情绪韧性:激情的战斗者

高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主要表现在情绪极其

稳定,极少时候处于情绪非常低落的状态。本研究

中有8位博士生(MZ、DZ、XJ、WG、WQ、PS、ZP、
WQ)处于该类型。

(1)“激情”的产生与表现:各年级均衡,学术热

情高涨

高水平情绪韧性的博士生总体表现出高产出、
高效率与情绪稳定的特征。研究发现,高水平情绪

韧性的博士生既有来自博一、博二的低年级博士生,
又有博三、博四的高年级博士生。他们有的在博士

期间一直都处于较高水平的情绪韧性状态,也有的

在博士阶段的前期处于中水平的情绪韧性,后期通

过自我调整和重要他人的帮助,情绪韧性水平不断

提升。这类博士生总是能够在情绪波动时给自己提

供正向暗示,以满满的正能量去看待困难,整体处于

学术热情高涨的状态。
(2)“激情”的“加速剂”:很好地平衡学习、科研

与“打工”之间的关系

这类博士生之所以能够成为“激情的战斗者”,
在于他们能够很好地平衡学习、科研与“打工”之间

的关系。更进一步地说,他们作为学术的“料”,在理

想驱动下,能够以享受过程的心态将博士期间的学

习、科研与“打工”三类事务很好地结合在一起。
学术的“料”:这类博士生常被称为“学术的料”,

意指在学术方面有较高的天分,对待研究问题和研

究现象有较强的敏感性。他们一般都有着扎实的学

术基础,有的博士生甚至在硕士期间就有了一定的

学术成果发表,博士入学后更是“顺风顺水”,发表文

章一篇接一篇。他们并没有明显的学习与研究之间

的矛盾关系。其次,由于他们的“超强能力”,在处理

来自导师或者其它方面的行政事务时,亦能够以超

高效率完成。
理想驱动:充满学术热情的博士生大多有着自

己的学术理想。在访谈中,这类博士生表示自己有

着非常朴素的学术理想,就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在

相应的学术领域中有所贡献,“希望自己做的研究能

够真正运用于实践中,对实践产生影响”。这种内在

的理想驱动着博士生即使遇到困难也能以积极的心

态去面对,及时调整自己,以时刻保持较高水平的情

绪韧性。
享受过程:“享受过程”的博士生对于追求所谓

“功利型”目标不太推崇。他们认为“读博是一场旅

行,沿途会有很多的风景,如果一味地去追求最终的

目标,就会错过这沿途上更多的美好景色”。当然,
DZ和 WG也不完全是放弃追求功利性目标,毕竟

在毕业要求和绩效文化之下,论文发表是个“硬通

货”。他们也并不排斥发表任务,而是认为这种任务

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

下,PS和 WQ将博士的大量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

科学问题上,对于偶尔的“打工”事项也看做学习的

过程。因此他们很少会有持续的消极情绪出现。

五、研究讨论与建议

(一)研究讨论

1.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呈现从角色认同分离到

角色认同整合的连续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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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洪堡精神“大学理应存在一种精神贵族气质

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”的影响下,博士被视为

“最 有 资 格 创 造、实 施 和 扩 散 知 识 与 创 新 的 群

体”。[19]然而在现实中,博士生往往同时拥有学习

者、研究者以及“打工人”几个不同的角色。这些角

色认同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博士生的情绪韧性。从对

于这几个角色认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“角色认同分

离”到“角色认同整合”之间的连续统,在这个连续统

上,“沮丧的适应者”“艰苦的追随者”“激情的战斗

者”分别代表了博士生低、中、高三个水平的情绪韧

性。此外,博士生的个人特质、重要他人支持以及表

现型文化对于其情绪韧性具有影响作用。

图2 博士生情绪韧性形成机制图

基于角色认同互动模型,本研究形成了“博士生

情绪韧性形成机制图”(如图2所示)。具体而言,与
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一致[20],本研究发现博士生情绪

韧性的动态性和变化性。随着博士生不断地与社会

环境进行互动,他们的多个子角色之间的协商是一

个持续的过程。[21]因此,本研究中的这三种水平的

博士生情绪韧性之间是流动的,是随着外界环境的

变化可以随时改变的。换言之,本研究比较认同

Carter的观点,即博士生的情绪韧性不是简单地与

外界的管理保持一致或分离的明显二元论特征,而
是一种连续变化的、动态的特征。[22]

2.博三是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发生转变的关键

时期

本研究发现,在博士阶段初期,博士生的情绪韧

性水平相对处于中高状态。而在博三之后,在外部

压力之下,如若博士生不能很好地平衡科研、学习与

“打工”之间的关系,便很容易出现情绪韧性水平降

低的现象,进而导致博士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。
具体的情绪韧性变化如图3所示。

就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来看,
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有类似的观点。首先,博士

生作为研究者势必要重视外部定义的“成功”标准。

图3 博士阶段中博士生情绪韧性水平的变化图

在“不发表就出局”的表现型文化[23]中,即便外在支

持不足[24]、博士发文的作者偏见[25],也依然需坚挺

地进行学术研究,以获取学者身份。在这个过程中,
自我效能感较低且个人信念与外在制度要求不一致

时,博士生很可能会经历角色认同冲突,进而引发整

体的负面情绪反应和个人困境。[15]当然,也有的博

士生能够很好地变压力为动力,在角色认同协商基

础上,获取一定成就。[22]此外,在这个过程中,来自

重要他人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(二)实践建议

1.博士生招生应注重性格、学术志趣等软实力

的考核

博士生本身对于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

处理能力是其情绪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。本研究表

明,具有乐观、自我效能感强等特征的博士生的情感

韧性更强。此外,像学术志趣这种内驱力也是博士

生重要的个人特质。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,研究

者的研究兴趣[26]、对研究价值的信念[27]等在整合

不同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只有当研究者以内

部驱动去进行研究,才更能够为不同角色的整合创

造机会。因此,在博士生招生阶段,便应关注其性

格、学术志趣等软实力。

2.高校应创设适当条件,帮助博士生搭建共

同体

博士生涯的多数时光是孤独的,重要他人的陪伴

与慰藉对于提升博士生的情绪韧性具有重要作用。
建议高校为博士生创设一定的条件,促进学术共同体

的形成。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:一是定期

举行博士生学术论坛搭建学术共同体。这种论坛可

以是院级、校级甚至跨校的学术交流。比如清华大学

教育研究院每年定期举行的博士生论坛、北京师范大

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每年举办的青年学人论坛等。
这些博士生学术会议为博士生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

的契机,他们既可以通过交流进行学术方面的切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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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可以互诉生活衷肠。这对于提升博士生的情绪韧

性意义重大。二是定期举办院际博士生交流活动以

搭建生活共同体。这种交流活动可以是文艺类的,比
如音乐节,也可以是体育类的,比如羽毛球赛等。这

种活动有利于博士生接触到不同专业领域的同伴,开
阔眼界,进而提升其情绪韧性水平。
3.健全博士生培养过程,为博士生的学术成长

提供支持

博士生作为未来科研力量的储备军,其学术成

长之路应有足够的关注与支持。首先,导师无疑是

能够为博士生的学术成长提供最大化支持的关键人

物。导师在博士生学术成长之路上应扮演“激励者”
“指导者”的角色,为博士生提供系统化的、专业化的

学术指导。具体而言,导师可通过定期组会、一对一

指导、提供学习资源等形式支持博士生的学术成长。
其次,学院乃至学校层面也应为博士生的学术成长

提供制度化的、体系化的支持。例如,不同院系应基

于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规律,合理规划博士三至四年

的课程安排,以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支持

博士生的学术成长;在课程体系中,应专门为博士生

开设“学术写作与发表”等方法类课程,为博士生突

破学术写作瓶颈提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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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fterenteringthenewstageofdevelopment,thehigh-quality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
demonstratessuch connotations asinnovative development,coordinated coexistence,sustainable development,open
cooperationandshareddevelopment.Inreality,therearemanylogicsexist,suchasthepracticeorientationofmoraleducation
inChina,theguidanceofthepolicycontextinthenationalqualityimprovement,andthetheoryconstructionoftheessential
attributeof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,which makesthehigh-quality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degree
postgraduateeducationpossible.Therefore,theauthorsuggeststhatwhenpromotingthehigh-qualitydevelopmentof
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,weshouldfosterthe“trinity”educationconcept,reshapethevalueorientationof
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,constructa“threeelements”system,promot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
professionaldegreesystemandpostgraduateeducation,andbuilda“comprehensive-value-added-integration”evaluation
system,soastocreateagoodeco-environmentf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.
Keywords: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;high-qualitydevelopment;newdevelopmentconcept;high-levelapplied
tal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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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udent,ResearcherorLaborer?
———AStudyontheEmotionalResilienceofDoctoralStudentswiththeRoleIdentityInteractionModel

SUNXiaohong,LIQiong
(CenterforTeacherEducationResearch,BeijingNormalUniversity,Beijing,100875,China)

Abstract:Theemotionalresilienceofdoctoralstudentsisareflectionoftheirgoodpsychologicalstate.Withthehelpoftherole
identityinteractionmodel,theinterviewswith21selecteddoctoralstudentsfindthattheformationoftheemotionalresilience
ofdoctoralstudentsisoftenconfinedtothecontradictorytensionofthethreeroleidentitiesbetweenstudent,researcher,and
laborer.Therelationsbetweentheidentitiesofthethreerolesconstituteacontinuumfordoctoralstudentsfrom"roleidentity
separation"to"roleidentityintegration".Alongthecontinuum,theidentitiesas"frustratedadaptors","hardfollowers",and
"passionatefighters"representrespectivelythelow,medium,andhighlevelsofemotionalresilienceofdoctoralstudents.The
thirdyearofdoctoraleducationisacriticalperiodforthechangesoftheemotionalresiliencelevelsofdoctoralstudents.The
interactionbetweenpersonal,relationship,andenvironmentfactorsjointlyinfluencestheemotionalresilienceofdoctoral
students.Basedonthisstudy,theauthorssuggestthatuniversitiesshouldpayattentiontotheassessmentofpersonality,

academicinterestandotherfactorsrelatedtothe"softpower"ofthecandidateswhenenrollingfreshdoctoralstudents,create
appropriateconditionstohelpthembuildacommunity,improvethetrainingprocessforthem,andprovidesupportforthemin
theiracademicdevelopment.
Keywords:doctoralstudent;emotionalresilience;mentalhealth;roleidentityinteractionmod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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